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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我我还还想想上上学学，，妈妈妈妈救救救救我我！！””
滨城区14岁女孩患了鼻咽癌，上学成了奢望

异“装”
又是一年冬，寒风呼啸着穿

过小村庄，即便是午后强烈的阳
光也无法驱散周身的寒意。

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事处前
打连张村的一处农家院里，满地
的枯叶随风翻舞着，院子挺大，
却空荡荡的。

今年80岁的老人牟秀兰，正
盘腿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摘棉
花，旁边桌子上堆着的棉桃看起
来并不好。终究是年纪大了，老
人贴着膏药的手哆哆嗦嗦地把
棉花从棉桃里摘出来，每摘一个
都费上半天功夫，但老人却执着
地坚持着。

“俺家孩子病了，孩她妈忙
不过来，俺把地里捡的这点棉花
弄弄，看着不好，多少能卖点钱，
好给俺孩子治病。”老人一边抹
眼泪一边仍不停地忙着手里的
活儿。

老人口里念叨的孩子就是
她的小孙女赵爽，今年刚刚14
岁。儿子赵新国30岁才有了这第
一个孩子，一家人格外“宝贝”。
不幸的是，2011年4月份，上小学
五年级的爽爽被查出了鼻咽癌，
这对于原本就不富裕的普通农
村家庭来说，无疑是一颗毁灭性
炸弹。平静的日子被彻底打破
了，一家人从此开始了痛苦而漫
长的求医路。

爽爽的母亲刘国萍带记者
来到里屋。女儿爽爽正坐在沙
发上吃饭，见到有人进来，有些
不知所措地把身子向背对记者
的方向转了转。“她是怕你给她
拍照，怕让别人看到她现在的
样子。”母亲刘国萍悄悄告诉记
者。

“爽爽放心，你不愿意阿姨
就不给你拍照。”小女孩这才慢
慢地把身子转了过来。展现在记
者面前的是一张看不出任何表
情的肿胀的脸，鼻梁上贴着纱
布，腮边大片是腐烂的伤疤，脖
子也围着一圈白纱布，和肿大的
脸比起来，脖子下的身子显得很
瘦小。

“孩子脸现在已经好多了，
没做手术前两边的腮肿到看不
见脖子。肿瘤压得支气管喘不上
气，医生从脖子那把支气管切了
个口，放了个钢管进去，让她通
过钢管口喘气。她现在说不出
话，只有她妈能听懂她在说什
么。”父亲赵新国说。

噩梦
2011年3月份，上小学五年

级的爽爽淋巴结肿大，“当时就
以为是感冒发炎了，就一直给她
输液消炎。”一直未见好后，她和
丈夫带着爽爽来到滨州市人民
医院，“医生检查了一下，发现孩
子扁桃体都肿了，就把扁桃体都
割了。”但手术完没多久爽爽开
始说头疼，怕光、怕听到声音，夫
妻俩这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4月初，他们带着爽爽到滨
州市人民医院做了CT检查。一
个让夫妻俩怎么也想不到的结
果出来了——— 鼻咽癌！“当时我
和她爸都不信，我们觉得就算是
有肿瘤也应该是良性的，孩子才
这么小，怎么会得癌症？”

夫妻俩接着就带着爽爽去
了北京，他们要去北京大医院证
实自己的女儿没有得癌症。然
而，北京同仁医院的检查结果打

碎了他们心存的幻想——— 鼻咽
癌中期。夫妻俩把女儿送到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进行放疗、化疗。
因为病灶总是转移，手术期间爽
爽的颈部淋巴结和鼻梁处动了
两次手术。一直到2012年11月
份，从北京做完腰部的放疗，爽
爽身上检查不出任何病灶了，刘
国萍带着女儿回到家。“当时心
里很开心，以为这就是快好了，
只要再继续保持放疗，孩子就又
能活蹦乱跳的在跟前了。”刘国
萍说。

然而，好景不长，七八个月
后，爽爽的颈部淋巴结处又出现
了小疙瘩，夫妻俩带着女儿来到
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当时没
有查出病灶，以为是长期放疗、
化疗导致的脸部血液回流不畅，
堵的疙瘩。”可是，近两个月的输
液治疗没有起到任何效果，女儿
的脖子越来越肿。

2013年7月份，刘国萍和丈
夫带着孩子又去到北京，检查发
现病灶又转移到了爽爽的腮部
和锁骨上颈部。“当时肿瘤压迫
得孩子的支气管，快没办法呼吸
了，北京的医生说，肿瘤在的地
方有两条大动脉，手术风险太
大，一不小心就会要了孩子的
命，我们又是外地的，让我们回
来做手术。”刘国萍哽咽地说，那
一次她和丈夫真的绝望了，“在
北京都治不好了，哪里还能治
啊？”

带着女儿回来后，夫妻俩纠
结很久，终于决定在滨州医院附
属医院做手术，“反正不做手术
孩子早晚要憋死，做手术说不定
还有机会。”万幸手术成功了，滨
州医院附属医院医生还给他们
推荐了邹平中医院治疗鼻咽癌。

“邹平中医院的朱院长很好，他
治愈了好多这样的病，在那里治
疗了一个月，孩子的情况就明显
好转了。朱院长说他有90%的把
握把孩子治好。”说到这时，母亲
刘国萍布满血丝的双眼露出了
激动的光亮。

援手
虽然，朱院长的话重新点

燃了一家人的希望，但是巨额
的治疗费用成了摆在他们面前
搬不动的大石。从爽爽得病以
来，已经花费了50多万的医药
费用，除了不到10万元是爽爽
家自己拿出去的，其他都是借
的亲朋好友的。“现在还欠着邹
平中医院49000块钱，这三个星
期搬回家来，一方面是让孩子
回来放松放松心情，其实更主
要的是因为在医院费用太高，
一天就要好几千块，实在负担
不起了。医生说要想治愈还要

30万到40万的费用。”父亲赵新
国无奈地叹息，“就算卖房卖
地、砸锅卖铁也要给女儿把病
治好”。

赵新国和妻子都是普通的
农民，加上承包的田地一共20
亩，这是他们全部的经济来源。
除了爽爽，他们还有个今年正在
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赵建伟，夫
妻俩每天辛勤地耕作，勉强能供
应一家的花费。女儿生病后一刻
也离不开人照顾，家里的地早就
荒了。为了筹医药费，家里养的
牛和多年来一点点添置的拖拉
机、播种机等值钱的、能卖的东
西都卖了。

爽爽生病后，改变的不只是
一个小家庭。爽爽的大伯，原本就
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在爽爽刚查
出鼻咽癌去北京治疗的时候，大
伯到北京探望侄女，因为心情抑
郁，探病后回家的第三天突发脑
溢血去世了。80岁的奶奶白发人
送黑发人，原本就多病的身体更
是雪上加霜，照顾老人的重担也
落到了赵新国一个人肩上。

好在赵家的亲戚都向这个
不幸的家庭伸出了援助之手。

“家里能拉上关系的亲戚都借
给我们钱，村里人给送钱来，还
有不认识的好心人给送钱来。”
赵新国红着眼圈说，“不是这些
人帮忙，我家爽爽撑不到现在
啊！”

爽爽的表姐夫甚至把私家
车卖了，给爽爽凑医药费。弟弟
赵建伟，虽然还在上小学，但却
非常懂事。姐姐得病以来，小男
孩再也没要过新衣服、零食。“有

一次，他去上学我给他包里塞了
两个苹果，他没吃，放学又拿回
来了，说是留给姐姐吃，补点营
养。”刘国萍哽咽着说。

在父亲赵新国的外衣口袋
里，一直放着一张取款单据，他
说那是秦皇台敬老院的一位60
多岁名叫梅凤武的老人给他们
送来的 5 0 0元钱的取款单据，

“老人一大把年纪了，一个人住
敬老院，还给我们送钱来，我们
不收，他硬要塞给我，说是给孩
子治病要紧。我保管着这个单
据，等爽爽病好了，一定要去谢
谢老人。”

心愿
整个采访过程中，爽爽一直

安静的坐在沙发上，听着我们的
对话，说到大伯去世的时候，孩
子发出呼呼的急促喘息声。

“脖子这儿疼吗？”女孩摇摇
头。母亲刘国萍告诉记者，女儿
从小就很懂事、很活泼，因为夫
妻俩忙着赚钱养家，爽爽很小就
知道照顾弟弟和奶奶，帮父母做
家务，“家里日常用的东西没了，
都是她去买，跟个小大人似的。”
更让夫妻俩骄傲的是爽爽的学
习成绩也没让他们操心，一直在
班内名列前茅。

刘国萍说，从爽爽得病后的
整个治疗期间，放疗、化疗做了
够有一百次了，大大小小的手术
也好几次，“她一直很配合医生
治疗，特别坚强，从来没哭过、闹
过，医生都夸她懂事。”刘国萍
说，直到最后一次在北京医院，
医生不再给治疗的时候，女孩才

哭了。
“孩子毕竟还小，她一直不

知道自己的病有那么严重，一直
以为只要听话乖乖治疗就能好，
直到在北京医院不给治的时候，
她才意识到这病是要人命的，才
害怕。当时在那儿，她哭着拉着
我要跪下来求求医生，救救她。
她说她还没上够学、还没写够
字 ，一 直 哭 着 喊‘ 妈 妈 救 救
我’……”说到这儿，刘国萍眼泪
流个不停。

从去北京治疗后，爽爽就退
学了，每次放假，原来的同学都
会来看她，找她玩。刘国萍说，每
次同学来，爽爽都既开心又难
过。“她想和同学一样，上学读
书。不退学的话，她今年应该上
初几了？”没等母亲回答，一直安
静的爽爽向记者伸出了一个二
的手势。“她说她该上初二了。”
刘国萍说。

让刘国萍欣慰的是，女儿现
在治疗效果很好，已经不用坐
轮椅可以自己走路，精神状态
也好了很多。她拿出女儿以前
的照片给记者看，照片上女孩
高高胖胖，脸上挂着灿烂的微
笑，和现在的样子判若两人。

“你看她那时候多好看，多
活泼啊！”看着照片里的女儿，
刘国萍嘴角微微上扬。在一堆
照片里，记者也看到刘国萍两
年前刚去北京时的拍的照片，
一头乌黑的长发，胖胖的脸颊
和腰身，而如今眼前的她，蓬松
的短发大部分花白，脸颊凹陷，
身子瘦得和女儿差不多少了，
而她自己却没有发现。

14岁的花季，当别的女孩
在思考着每天穿什么衣服好
看，什么零食好吃，放假去哪
儿玩，作业能不能少一点时，
有一个女孩却正在病床上和
癌症争夺着自己的生命。女
孩说，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和
其他同学们一样，坐在教室
里听老师讲课。

文/片 本报记者 杨青

爽爽爽爽脖脖子子里里插插着着钢钢管管，，她她只只能能靠靠钢钢管管呼呼吸吸。。

▲▲患患病病前前的的爽爽爽爽笑笑得得很很开开心心。。

爽爽爽爽8800岁岁的的奶奶奶奶在在一一点点点点地地摘摘棉棉花花，，她她说说要要卖卖钱钱给给孙孙女女看看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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